
8月24日，重庆市大足区，消防员利用水泵阻止火线向前蔓延。 8月 19日，四川省广安市，消防员扑灭山火后，准备撤离火场。

8月28日，四川省华蓥市，志愿者们拿着砍刀等工具，准备前往火场配合森林消防队伍扑火。 8月 25日，重庆市大足区，消防员为了防止扑灭的区域复燃，席地而睡进行看守。天刚蒙

蒙亮，远处是正在苏醒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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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重庆市大足区，一名消防员正在观察夜间的火势。川渝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在冬春季节，今年8月下旬，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20年来第一次在秋季扑救森林火灾。

8月26日，重庆市大足区，消防员撤离火场时，一名热情的重庆女

孩送上一个吻，让消防员猝不及防。

8月25日，重庆市大足区，山火燃烧后形成很多火星。 8月 19日，四川省广安市，火线在树林里沿着风的方向蔓延。 8月 28日，四川省华蓥市，山火被扑灭后，一群羊突然出现在消

防员面前，消防员与几只羊持续对视了两分钟。

8月28日，四川省华蓥市，燃烧过的树木与鲜活的树木形成鲜明

对比。

8月 28日凌晨 4点，我在睡梦中突然接到战友的电话：“四
川广安又着火了，5点半准时走，灭火服给你放车上，一会儿直
接在路上换。”

这天，刚打完重庆山火的我在家轮休。睡眼惺忪的我给家人

留了条信息，就悄悄出发了。天还没亮，我穿上厚厚的灭火服，不

用动，就一直在流汗。

近 20年，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几乎没有在秋季打过一起森
林火灾。“火灾”是由受害面积和受害程度来界定等级的，而起火

即“火情”。一般来说，进入 6月，四川的森林防火期就结束了，消
防员的主要任务变为抗洪。因为今年雨水少，大家还松了一口

气，不少战友都回老家休假了。

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个火热的秋天。

今年七八月份，我国经历了 1961年以来最强的高温热浪。
疫情、火情、旱情同步发生，气温连续几天超过 42℃的时候，川
渝地区的森林大火一下子多点爆发。我当消防员 15年，还是第
一次在秋天打火，战友高吉永更是 20年来的第一次。
以后，我不敢再说什么“冬春灭火、夏秋抗洪”之类的所谓

“经验”了，因为大自然随时会改变我们已有的认知。

先是四川宜宾、广安，接着是重庆大足、四川泸州，再到贵州赤

水，又回到四川广安⋯⋯半个多月时间，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连续

转战了 7个火场，有时候，我们的消防员甚至在川贵渝同时作战。
以前，我们会重兵投入到一个火场上，今年却不敢。在攀枝

花、阿坝、甘孜、凉山，都留有当地森林消防支队一半以上的灭火

力量，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山火。

重庆的火线实在太长了。很难想象，特勤大队和阿坝支队的

战友分别带着几百人，从两个方向用 420根管带沿着火线铺了
10多公里，硬生生把水从山脚引到山顶，送到火场一线。管带两
旁的志愿者背着西瓜、冰水、热食上上下下；正在休假中的重庆

籍战友李浩带着母亲和姐姐赶到火场，他上火场后，他的家人就

留下来为我们做起后勤保障。互不相识的 1000多人，就因为这
场火，被拢在了一起。

在重庆火场的那些天，卫生员李晓涵在备忘录上记下了经

手的防暑物资：220名特勤大队和阿坝支队的消防员，共消耗藿
香正气液 4320瓶、冰水和冰冻饮料 7570瓶、西瓜 310个、葡萄糖
3000支、冰棍 6100支⋯⋯李晓涵随身带着一个红外测温枪，监
测山林里的实时温度，测温枪经常显示在 55℃以上。
在高温下，消防员往往要连续工作超过 18小时，衣服干湿

循环几十次，大部分时候连自己中暑都不知道。战友白建虎在重

庆的火线上连续打了 4个小时火，等他歇下来时，就开始头晕、
呕吐，手脚抽筋、身体抽搐。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做了检查，他

自己感觉没问题了，第二天便又上山了。

在火场，无人机、手机、卫星便携站、图像单兵图传设备等工

具出现死机或掉电是常有的事。盒饭几个小时不吃非但不会凉，

还会更热，就连冰水也会变成烫手的热水。

温度高时，李晓涵会反复提醒战友：在特别热、流汗特别多

的时候，不能喝太冰的水，对身体不好。“大家都懂这个道理，但

就是很难做到。”他说。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几乎没有哪种准备算是绝对充足。这次

救援之后，我在反思会上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大家说，要摒弃“森林火灾只发生在防火期”的意识，加强不

同气候、不同植被、不同环境下的灭火训练。比如重庆大足火场

的破碎地形，我们在山下只能看到一座山，等爬上去后，却发现

山里还有山。竹林属于难燃的植被，通常林下湿度较大，但当遇

到极端干旱天气时，竹子枯死后极易燃烧，就会变成高危区域。

这几次火灾，很多火场位于城市、乡镇和村庄附近，加油站、

加气站、学校、工厂等重要目标多、居民量大，加之常年未发生大

火，安全、交通、保障等问题都给扑火任务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些

地方的地形地貌、林情植被各有不同，尤其在极端条件下，有利

有效的作业时间又短又难把握，作战“窗口期”就不能完全按照

以往的经验来判断。

离开重庆的那个中午，天气似乎凉爽了许多。我们正准备合

影时，我的战友被拉到人群中，没想到一名重庆姑娘上去就是一

个吻。后来将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网友给它起名叫“火线之吻”。

在这 7次森林火灾中，我们吃尽苦头。但现在我记忆最深
刻的，是在火线上能吃到冰棍，山上有冰水、西瓜、咖啡，山下还

有火锅。最重要的，是那些默默付出的平凡英雄。

热火之秋
程雪力 摄影写文


